
它们凛然地站立在草原上，身着长

袍，一手执杯于胸前，一手于腰部握住佩

剑的剑柄。简单的雕刻手法刻画出了他

们的大体形象：佩戴耳环，披发于肩，八

字胡须，表情严肃。这就是分布于新疆

北到阿尔泰山、西到伊犁河谷、东到天山

东部的几百尊草原石人，考古学家黄文

弼认为这是突厥人留下的。黄文弼是中

国第一代考古学家，曾在上个世纪初踏

勘过新疆的草原沙漠，是中国考古界对

这一片地区的认识的奠基者，他的判断

和认识几乎无可置疑。

武士石人的猜想

新疆博物馆研究员王博从上世纪

70 年代起就开始研究草原石人，他对新

疆的草原石人进行了广泛的考察与分

类。在他找到的草原石人中，一手执杯

一手握剑的石人最多，被称为“武士石

人”。“武士石人的特点，就是个体肖像化

非常明显。它们很可能是依据某个人雕

刻的，很可能是为某个人立的雕像。”王

博从一些武士腰部雕刻的腰带带扣上发

现，这是中国唐代的样式，而他们腰上挂

的刀，也和唐代的铁刀非常相似。

唐代，在北方草原上活跃的民族正

是突厥族。对于突厥人，汉人有着非常

恐怖的记忆。《北史·突厥传》和《隋书·突

厥传》记载，突厥的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

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有杀人成

百上千的，死后便立成百上千的石头，史

书上把这种石头叫做“杀人石”。

草原上那些石人会不会就是杀人

石？他们一手握剑仿佛随时准备拔剑而

起，他们一手握饮器，会不会就是从塞人

传至匈奴的用敌人头颅制成的酒杯？中

国的《汉书》和希腊的希罗多德的书中记

载，塞人和匈奴人将敌人的头盖骨沿眉

毛处锯开，外面用皮套蒙住，里面用金片

镶嵌，作为喝酒的杯子使用，而匈奴人的

后裔突厥人显然继承了嗜血的传统，一

个战士一生值得夸耀的都会在他死后的

墓前呈现杀人石。

没有人能够证实这些石人是不是突

厥战士杀人的记录，因为在新疆没有出

现过一座墓前有成千上百石人的情形，

新疆的石人都是各自分散在草原上，最

多的不过三五座。但蒙古和俄罗斯的考

古学家们确实发现过一座墓前立有很多

石头的，和中国史籍中记载的杀人石非常

相似。

石人究竟何人所立？

关于石人的疑团未解之时，新疆小洪

那海石人的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小洪

那海，位于伊犁昭苏县东 5公里。这里曾

是广袤的草原，石人就是以这片草原的名

字命名的。小洪那海石人高 2.3米，用花

岗石雕刻而成。石人头部着冠，冠下梳着

50多条发辫，披于身后腰际，右臂屈于胸，

手中执杯，左手握刀。小洪那海石人与新

疆所有石人的不同之处在于，石人的左侧

及腰部以下部位赫然刻着一些类似于文

字的符号。日本学者吉木丰·森安孝夫调

查研究后发现这些石人很可能是突厥汗

国时期君主的雕像。

但是，阿尔泰克尔木齐石人的发现颠覆

了人们对于石人是突厥人文化遗存的全部

认识。这种石人身后都有一个用石板砌成

的长方形矮墙，墙里中间位置是用4块石头

对砌起来的石棺，石棺有方形和长方形两

种，还有一种石砌墙中间是用石块堆起的石

堆墓。每一个面向东方的石人，仿佛是这些

石制墓的守卫者，又像是墓葬的标志。墓葬

的考古发现道出了一个事实：这些石人所属

的年代至少比突厥石人早 1000多年。它

们绝不是突厥人所为，因为那时候突厥民

族还没有在草原上形成。

但是，一条文化的脉流是显而易见

的，尽管草原上的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变

迁，但一颗文明的种子却在各民族之间传

递，石人成了他们共同的选择，从公元前

1000年到公元 8至 9世纪，近 2000年薪火

不断。

近 2000年的欧亚草原上葬俗的变化

让人眼花缭乱，目前的考古发现证实，至少

有只葬人肢体的“肢葬”，有多人葬在一起

的“丛葬”，有仰身屈肢葬，后来到突厥时代

演化成火葬，再后来又恢复到土葬，但是墓

前立石人却如一条红线贯穿始终。

那么，草原石人的传统是始于什么

样的民族，又被什么样的民族传承呢？

草原上剧烈的民族迁徙和融合又对人类

今天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

拼凑起来的历史

没有史籍、没有完整的考古资料，欧

亚草原的史前历史只能是一部拼凑起来

的历史。在这部历史中，阿尔泰山是一

个联结欧亚文明的纽结。西方崇尚黄金

的部族向往着这轮金山的宝藏，一条早

于丝绸之路上千年的黄金之路就在马蹄

之下开通了出来，而翻越这座金山就能

遭遇东方文明。

我们从历史的片断花絮里得知这些

草原民族融合的壮阔历史。公元前 10

至前 7 世纪，西方称为斯基泰人、中国称

为塞人的民族席卷而来，从他们遗留下

来的希腊-斯基泰式花瓶上，可以看到

希腊的文化传统。考古实物证明，他们

在从西方向亚洲草原的漫游迁徙中完成

了青铜时代到铁器时代的过渡。但是，

到公元前 1 世纪这种文化却突然之间绝

迹了，白种人从这里退潮，或者说，黄色

人种将自己皮肤的颜色染上了金山。

我们将这个新到的民族称为匈奴。

考古学家认为，在白色和黄色之间，

应该有一个间歇期，在这个关键的胶着

时代，一个民族显然征服并占据了这里，

他们很可能就是匈奴人的先祖，是他们

最终接手并改变了这里的文明。

匈奴人的到来，推倒了草原民族迁

徙的多米诺骨牌的第一块。他们的第一

次胜利便是打败了与塞人同宗的月氏

人，公元前 177 年，匈奴人冒顿单于之子

用月氏王的头盖骨做了饮酒的杯子，月

氏人败走西方。而月氏人的迁徙又推倒

了更多的骨牌，建立在阿富汗的希腊-

罗马文化的大夏帝国被月氏人占领，帝

国崩溃，希腊文明如冰山雪崩一般流散

到新疆的塔里木盆地。而汉与匈奴的冲

突致使匈奴人产生了分裂，一支匈奴人

归顺汉朝，另一支唱着“失我祁连山，使

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妇女无

颜色”的悲歌向西而去。他们打败了伊

犁草原的乌孙人，征服了咸海草原上的

坚昆人，最终定居在楚河畔的草原，但追

击而至的汉将还是砍下了匈奴王的头

颅，这支匈奴人从此销声匿迹。他们没

有留下自己的历史，没有人知道他们的

所终，直到公元 4 世纪末他们突然渡过

顿河和伏尔加河入侵到欧洲……

一支支民族如白云一般在欧亚草原

上飘过，但草原石人却沉沉地压在大地

上，为这些没有留下多少文字记载的种族

做证，成为他们漂流灵魂的寄寓之所。这

种以石为记的文化传统甚至悄悄渗入到

东方，有学者认为中国人为死者在墓前立

石的传统就是来自于草原石人，这种传统

始于战国，盛于秦汉，然后绵延至今。

（节选自《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

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有删节）

2012年 6月，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查干

乌苏山口南麓山前台地草原上，风景如画。如往常一

样，当地牧民革命赶着牛羊去放牧，却看到不远处有人

影闪现。他们一行三五人，拉着设备，带着机器，准备

在附近“安营扎寨”。习惯了人烟稀少的革命不知道，

因为这一行人的到来，草原上的巨石堆将揭开千年不解

的谜团。

遗址可能是居住址和墓葬区的共存之处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阿敦乔鲁遗址

进行的大规模田野发掘。“早在 2010 年，在对新疆博尔

塔拉蒙古自治州的遗址做全面梳理的时候，我们就

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遗址，那时它已经被当做墓葬区

列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 ，名 称 叫‘ 温

泉阿敦乔鲁石栅栏墓群’。”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

究 所 科 研 处 处 长 、阿 敦 乔 鲁 遗 址 发 掘 领 队 丛 德 新

说。但是再一次的查勘，却有了惊人的发现。通过

对地表的勘查和阿敦乔鲁墓葬区形制、地势以及周

边环境的审视，这里不应该只是一个墓葬区。“地处

盆地，附近有水源，完全适合人类居住。所以我们进

行了大胆推测 —— 阿 敦 乔 鲁 极 有 可 能 是 同 一 类 人

不 同 类 型 的 遗 迹 ，即 居 住 址 和 墓 葬 区 的 共 存 之

处。”丛德新说。

推测一旦被证实，这里将是新疆地区青铜时期

非常重要的种类比较完整的遗迹。随即，考古发掘陆

续展开。2011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组成考

古队对阿敦乔鲁遗址进行了试掘，结果出人意料地令

人兴奋——遗址尚存人类居住址。2012 年，阿敦乔鲁

遗址迎来了大规模的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充满了诸多

猜想的石头迷宫即将找到开启大门的钥匙。

摆出石阵、伫立石围，何人所为？

阿敦乔鲁遗址及墓地位于距温泉县城西约 41 公

里处的阿拉套山南麓浅山地带。遗址周围有成片的

花岗岩石块，分布在丘陵和低谷之间，一直延续至南

部的博尔塔拉河北岸。不知从何时开始，这块土地有

了人类的踪迹。他们将巨石破解成片状摆出了大大

小小的矩阵，留下了几十处举行某种仪式的石堆……

究竟是什么人，哪个族群在这里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最后又因何故离开了这里？

考古人员试图解开这些谜团，还原遗址的本来面

目，可惜的是，石栅墓石棺留给他们的线索并不多。

根据初步调查，遗址面积近 7 平方公里。中心部

的丘陵（小山）海拔 2525 米，环绕丘陵东、南、西、北 4

个方向，均有石构建筑的分布，共 11 组。石构建筑均

由大石块组成的双石围为标志，石围基本为方形或不

甚规整的方形，长度在 8 至 22 米，在丘陵四周也有其

他形状的石围建筑遗迹。

墓葬区位于南部的平坦之处，目前可辨识出的墓

葬有 60 余座。类型有石板墓和石堆墓两种。石板墓

均为方形石围，土坑墓穴，墓底有石棺，最大的

石围边长 10 米。但是奇特的是，这些墓葬几

乎都不见了完整的人骨，唯有墓地北部的一处

墓穴尚存。而且，该墓葬与别的墓葬有着不同

规制。它的四周由石板围成方形，四壁由人工

修整的 4 块石板构成，墓口附近摆着小卵石作

为标志，墓主人手中持有羊距骨，盖板石表面

保留着厚约 3 厘米的黄膏泥，石棺内使用的是

由直径约 13 至 15 厘米的树干榫卯而成的木质

葬具。“这在其他墓葬中是没有的。”丛德新介

绍 ，“ 据 测 定 ，墓 主 人 为 30 岁 左 右 的 青 年 男

性，随葬品相对丰厚，有包金耳环、陶罐等，可

见墓主人身份极为特殊，猜测可能为族群领

袖之类的人物。”但是，如此众多墓葬中为何

仅有此处存有完整人骨，其他墓葬不是肢解

葬就是空空如焉？

在发掘出的墓葬中，考古队员还发现了迁

葬、肢解葬、火葬等现象。“这也许就是为什么

多数墓葬中无完整人骨的原因了。居住于此

的先人也许发现了更适合居住的场所而迁居

别处，将墓穴中的遗骨也一并迁走。”丛德新给

出了这样的解释。

除了墓葬，此次还发现了人类居住的迹

象。在发掘的 3 座房址中，有一座可以看出一

丝端倪。它为长方形，由石块组成的双石围构

成，南部有向外突出的石砌门道。房址内遗迹

呈中轴对称分布，均由石块构成，基本可以划

分出 4 个相对独立的单元，显示出不同的功能

分区，而且，房址内还存在数座窖穴，当时先人

居住的情形可见一斑。

既有居住址，又有墓葬区，该是哪个族群

留下的？根据碳-14 年代测定显示，阿敦乔鲁

遗址和墓葬的年代为公元前 19 世纪到公元前 17 世纪

之间，距今约 4000 年，这在新疆的青铜时代遗址中属

于年代偏早的。根据中国北方、西方族群的记载，即

便最早见于先秦史籍中记述商周王朝对“丁零”（又称

狄历、翟等）的战事，也是公元前约 1200 年的事。4000

年前的历史在史书和传说中都未有只字片语。族群

还是个谜。

不过，根据与其他遗迹的比较和对遗迹本身的测

定，考古人员有这样的猜测：“从人骨的测定来看，这

个族群属于欧罗巴人种，白人种。从遗址的位置来

看，它靠近乌拉尔山以东，青铜时代最发达的地区之

一，与新疆天山西部的其他遗迹有很大联系，据此可

以推测生活在阿敦乔鲁遗址和其他遗迹的先人属于

长期相互交流的族群，也许都有可能是一个人种。而

且在新疆地区很早就有蒙古人种、欧罗巴人种的活动

踪迹，它们交错杂居，互相往来，由此可以推测，在几

千年的时空更迭中，有不同的、没有任何血缘联系的

种群先后在该遗迹生活。”

此外，考古人员在小墓穴中还发现了欧亚草原最

具典型性的石人。它们集中分布在墓地的南部。

一个墓地多种葬式极为罕见

有关专家认为，阿敦乔鲁考古工作的学术意义在于

首次在新疆确认了相互关联的青铜时代的遗址（居住址）

和墓葬，首次对此类建筑遗迹进行发掘并初步确认其性

质；出土了一批具有自身特点的遗物，对确定遗址文化性

质有很大帮助。

由于时代和自身的文化特点，阿敦乔鲁或许将成

为改写以往认识的基础。比对其他材料，会发现具有

此类特征的墓葬在哈萨克斯坦的七河流域曾有过发

现，而居住址则未见报道，属于新发现的类型。阿敦乔

鲁遗址所在的温泉县，其西、北面均与哈萨克斯坦接

壤，这些地区的居民可能很早就已往来。

丛德新认为，新的收获得以全面准确地认识博尔

塔拉河流域的古代文化。

在此次发掘的墓葬中，除了发现带有木质葬具和

陪葬品相对丰富的重要墓葬之外，还有多墓穴共处一

围的普通墓葬，显示出该墓地层级的复杂性。考古工

作者还发现并确认了不同的葬式，如侧身屈肢葬（一次

葬）、火葬、二次葬、迁葬和肢解葬等。一个墓地中有各

种葬式，这在新疆是比较少见的。此外，墓地建成时间

也有一定差距。墓地大体上从北向南延续，北部的年

代可能偏早。在墓葬的构建形式上，也有一些变化。

如北边墓葬深，且有规则的石栅；南边墓葬浅且不规

则，大石板几乎无法找到而被代以卵石。这些现象需

要进一步研究。

目前，对阿敦乔鲁遗址乃至博尔塔拉河流域的考

古发掘还处于起步阶段，进一步的研究规划已明确，

并被列入国家的相关规划之中。据了解，今年阿敦乔

鲁考古工作主要有两个计划：一是拟订博尔塔拉河流

域的综合考古计划。阿敦乔鲁遗址位于该河的中上

游，以此为切入点，摸清该流域中同类遗址的数量和分

布，首先开始向上、中游展开调查。二是在去年发掘的

F1、F2、F3 等较大的居住址的周边，对较小规模的居住

址做详细的解剖发掘，研究形制相同、规模不一的居住

址内涵上有无差别，以便更好地进行定性分析。

（本文图片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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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迷宫中的神秘踪迹
——走近新疆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

本报记者 杜洁芳

广袤无垠的草原上广袤无垠的草原上，，一座座巨大的方形石围伫立着一座座巨大的方形石围伫立着，，谁都说不清它们是做什么用的谁都说不清它们是做什么用的，，什么时什么时
候什么人留下的候什么人留下的？？一块块重约一块块重约 11 吨的巨石被削成片状吨的巨石被削成片状，，所为何用所为何用？？星罗棋布的石头组成不同的星罗棋布的石头组成不同的
形状分布着形状分布着，，究竟在暗示着什么究竟在暗示着什么？？这就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这就是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温泉县阿敦乔鲁遗址，，一个一个
大约大约 40004000 年前先人留下的年前先人留下的““石头迷宫石头迷宫”，”，一块毫无文献记载的神秘之地一块毫无文献记载的神秘之地，，千百年来由当地牧民守千百年来由当地牧民守
护保存至今护保存至今。。

新疆温泉阿敦乔鲁遗址与墓地考古发掘从 2010 年开始调查与测绘，2011

年进行试掘，到 2012 年大面积发掘，前后历经 3 年时间，在这期间，考古工作者

经历了种种艰辛和不易，甚至面临生命危险。

刚开始找测绘点就费了好大力气。工作人员架起全站仪，从温泉县城一步步

找，沿途砂石道路颠簸难走，工作用车多次爆胎。拍全景图时，由于航拍价格贵，又

没有热气球，工作人员只得租用当地气象部门的气象气球从空中采集图像。气球

太轻，在空中不好控制，为拍一个片子，往往要花一上午时间。后来，足足用了一周

时间才拍好。

最让人恐怖的是遭遇狼群。当时 5 名考古人员正在山前草地上打草，为

开掘工作做准备，突然，不远处，七八只狼立在那里，一动不动瞪着他们。大

家手里有镰刀、剪刀，可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双方僵持了大约半个小时，狼群

终于离开。

相关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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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草原石人猜想
南香红

阿敦乔鲁墓地

考古人员在搬运石块

石栅墓中出土的陶器碎片

存有完整人骨的墓穴

《《北史北史··突厥传突厥传》》和和《《隋书隋书··突厥传突厥传》》记载记载，，突厥的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突厥的骑兵在战斗中杀死一个敌人，，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死后就在墓前立一石，，有杀人成百上千的有杀人成百上千的，，死后墓前便有成百上千死后墓前便有成百上千

的石头的石头，，中国的史书上把这种石头叫做中国的史书上把这种石头叫做““杀人石杀人石”。”。


